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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史实新探

———以“亢慕义斋”的藏书与编译为中心

□吴冕∗

　　摘要　“亢慕义斋”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室,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考证,整

理出目前所知“亢慕义斋”收藏及编译的具体书目,并据«京汉工人流血记»中所录的«共产党宣

言»译文和«椿园载记»等现存史料,考察“亢慕义斋”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史实.
关键词　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亢慕义斋　人民出版社　«共产党宣言»
分类号　D２３１　G２３９．２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５

１９２０年３月,在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

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的一

些学生秘密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的

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这是中国最早开

始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１９２１年７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方便工

作,在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后[１],于当年１１月１７
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公开.蔡元

培还在校内拨了两间屋子供研究会使用,其中一间

就作为研究会的图书室,名叫“亢慕义斋”,德文作

DasKammunistschesZimmer(意为“共产主义小

室”)[２](８７).因其作为研究会的重要活动场所且藏

书丰富,“亢慕义斋”遂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

名词.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早期马克

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意义研究得较为深入,但对

其相关活动的史料挖掘工作仍待进一步开展.从民

国图书、报刊等史料中寻找信息,能够揭示出“亢慕

义斋”具体的藏书及编译情况.透过翔实的史料考

证,不仅可以还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大图书馆以

及北京大学当年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史

实,也为进一步认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

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思考.

１　“亢慕义斋”藏书

１．１　“亢慕义斋”藏书来源

“亢慕义斋”曾购买和入藏了较为丰富的马克思

主义文献.“亢慕义斋”的藏书“或系会有,或系私

有,皆有符号,归众共览”[３],“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

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分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

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出版机构提供的”[２](８７),而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本身就有筹集经费以购买

图书的义务[４].综合而言,“亢慕义斋”的藏书主要

有以下四个来源:私人图书、会员筹集经费采买的图

书、北大图书馆转来的图书、第三国际及其出版机构

提供的图书.

１．２　“亢慕义斋”藏书情况

根据现存的史料,可部分还原“亢慕义斋”当年

的藏书情形.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出版的«北京大学

日刊»第８９４号第四版登载了«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

会启事①»,其中提到研究会“筹集了百二十元的购

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斯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

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

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的用”[４].

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９５０
号第四版 上 又 刊 登 了 «马 克 思 学 说 研 究 会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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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称研究会当时“已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

书籍二十余种”[３].详考此通告,可知实际载有英文

书籍４７种,中文书籍２０种;英文报刊４种,中文报

刊１５种.

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４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

１００９号第四版上还有«马克司学说研究会图书馆通

告(第二号)»,该通告记载:“本会新到英文书籍七十

余种,杂志十余种并德文书籍、杂志七八十种”[５],这
些新到的书籍很可能就是“尚有四、五会员出金购买

一百四十元之英、德文书籍”[３].合计可知,当时的

“亢慕义斋”收藏英文书籍和报刊１３１种以上,中文

书籍和报刊３５种,德文书籍、杂志七八十种.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

１１３２号第三版则登载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会

员启事»,其中提到:“本会备有关于马氏学说之书籍

数百部,专为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诸同志而设
其在京之会员,得向本会借阅书籍(备有汉文、英文、
德文、俄文,各项书籍借期以半月为限)”[６].

从上述启事和通告中可以看出,“亢慕义斋”当
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收藏颇具规模,不仅藏书数量

较大,且文种丰富,备有多种外文原典.

１．３　“亢慕义斋”旧藏八种

以上为史料中记载的书目信息,而在此之外,根
据钤在书上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据罗章龙回忆,
这枚印章是由他设计,宋天放刻成的[２](８７)),可以确

认北大图书馆尚存“亢慕义斋”旧藏八种:
(１)N．Lenin．DieGrosseInitiative．Unionverlag

Bern,１９２０(列宁«伟大的创举»,伯尔尼联合出版社

１９２０年版,封面钤印).
(２)N．Lenin．Der“Radikalismus”dieKinderkrankheit

desKommunismus．Herausgegebenvom Westeuropäischen
Sekretariat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Leipzig,１９２０(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

病»,莱比锡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１９２０年版,封面钤

印).
(３)ClaraZetkinundHenriWalecki．DemReＧ

formismusentgegen．Verlagder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Hamburg,１９２１(蔡特金、瓦勒齐«反
对改良主义»,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１９２１年版,书内

钤印).

(４)E．BrandundH．Walecki．DerKommunisＧ
musinPolen．VerlagderKommunistischenInterＧ
nationale．Hamburg,１９２１(布兰特、瓦勒齐«共产主义

在波兰»,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１９２１年版,书内钤印).
(５)G．Sinowjew．DieRollederKommunistischen

parteiinDe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HerausＧ
gegeben vom Westeuropäischen Sekretariat der
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１９２０(季诺维也

夫«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国际西

欧办事处１９２０年版,封面钤印).
(６)G．Sinowjew．ZwölfTageinDeutschland．

Verlag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HamＧ
burg,１９２１(季诺维也夫«德国十二天»,汉堡共产国

际出版社１９２１年版,书内钤印).
(７)G．Sinowjew．Alte Ziele Neue Wege．

Verlag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HamＧ
burg,１９２２(季诺维也夫«旧目标新道路»,汉堡共产

国际出版社１９２２年版,封面钤印).
(８)L．Trotzki．DieFragenderArbeiterbeweＧ

gunginFrankreichunddiekommunistischeInterＧ
nationale．Verlagder KommunistischenInternaＧ
tionale．Hamburg,１９２２(托洛斯基«法国工人运动

问题和共产国际»,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１９２２年版,
封面钤印).

这八本书籍皆为德文版,很有可能就是共产国

际代表维金斯基(Veginsky)来华时赠送的[７].且这

八本书的出版年代较早,亦颇具版本与史料价值.

２　“亢慕义斋”编译梳理

２．１　“亢慕义斋”与人民出版社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各项活动中,编译马克

思主义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此项工作虽也有相

关文章讨论,但颇有可补充的新材料.通过对民国

报刊等史料中相关记载的系统梳理,可以呈现当年

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的相关情形,这对加深理解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

重要地位有着较大的帮助.
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

曾说:“‘康慕尼斋①’译书规划曾刊登在一九二三年

的«向导»上.在这个规划中,康慕尼斯特丛书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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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慕尼斋”即“亢慕义斋”,下文“康慕尼斯特丛书”即“康民尼斯特丛书”,“列宁丛书”应为“列宁全书”,“马列主义丛书”则是“马克思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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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列宁丛书有十四种,马列主义丛书有十四种.这

个规划中的书,主要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会员译作的.其次还有联合广州、上海及其他地

方的同志(如武汉恽代英同志)翻译的.这些丛书翻

译出来的约有一半,没有全部译完,这是因为大多数

会员从事工人运动,参加实际斗争去了”[１].他后来

又在«椿园载记»中提到:“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

译成付印,一九二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人

民出版社通告(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八号)①,该社编

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四十八种,其中标

明康明尼斯特丛书十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均系亢慕

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十四种,是亢慕义斋

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书中编译者大都用笔

名,其它九种亦同”[２](８９).

１９２１年８－９月间,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党的第

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８].有关人民出版社

的出版情况,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
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说:“本年秋季,在上

海还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

６２５号),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

四种,共产主义者丛书十一种,其他九种,但在这一

年内,只出版了十五种,如:«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苏维埃论»«共产党星

期六»«哥达纲领批判»等书”[９].罗章龙和李达的回

忆描述了人民出版社的大致出版情况,但细节颇有

可商讨之处.在讨论“亢慕义斋”具体参与了几种书

籍的翻译之前,必须先详尽考察人民出版社的出版

情况.

２．１．１　人民出版社总书目

关于人民出版社的具体书目,«新青年»第九卷

第五号上最先刊登了«人民出版社通告»,拟定了“马
克思全书”１５种,“列宁全书”１４种,“康民尼斯特丛

书”１１种,“其他”９种,总计４９种.
«人民出版社通告»不仅在«新青年»刊登,也附

在一些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书后.据１９２２年２
月初版«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和１９２２年４月初

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可知原拟定书目实际又

有所调整:“康民尼斯特丛书”增加«共产主义与妇

女»«俄国革命与社会革命»２种,“其他”增加«李卜

克内西纪念»«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劳农俄国

问答»３种.
在１９２２年４月２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

的«青年周刊»第六号中缝里,载有人民出版社的“介
绍新书”②,“其他”增加了«共产党»月刊(«新青年»
第九卷第五号也登有«共产党月刊社启事»,发售处

中包含人民出版社),«两个工人谈话»(又见«新青

年»第九卷第六号“出版新书”),«阶级争斗»(又见

１９２２年４月１４日出版的«广东群报»第二页“新书

出版”③)３种.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６日出版的«广东群报»第二页

上,人民出版社的“新书出版”④还增加了«劳动运动

史»(又见«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出版新书”⑤和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５日出版的«先驱»第十二期中缝“新
书出版”⑥),«马克思纪念册»(陈独秀１９２２年６月

３０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五月五日全国共

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

册»二万本”[１０])２种,同属“其他”这一分类⑦.
另据张人亚藏书[１１],有«五一特刊»１种⑧(现藏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１２],应与«马克思纪念册»
和«李卜克内西纪念»分类相同.

李达在前文的回忆中提到出版了«苏维埃论»,
罗章龙则又提及:“我还将德文版«震撼世界的十日»
翻译过来,作为学会的学习资料,后来送给广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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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而发行等事务则在广州进行,现在见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实物,封面写“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版权页

则为“人民出版社”.下文“康明尼斯特丛书”“共产主义者丛书”同为“康民尼斯特丛书”.
«青年周刊»第七、八号中缝的“介绍新书”与第六号相同.
列有«阶级争斗»的“新书出版”,在１９２２年４－５月间出版的多期«广东群报»上刊登.
有关«劳动运动史»和«马克思纪念册»的“新书出版”,在１９２２年５月间出版的多期«广东群报»上刊登.
«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出版新书”中的“其他”分类列有«劳动运动史»,而在同期的“劳动运动史出版了”(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５日出版的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也有)的书讯中,«劳动运动史»又作为“劳动学校教科用书”的一种.该书由施光亮编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行,人
民出版社经售.

包含«劳动运动史»的“新书出版”又见«先驱»第十三、二十一、二十三期中缝.
这２种书在«广东群报»的“新书出版”中原未分类,«劳动运动史»的归类今据«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出版新书”确定,而«马克思纪念

册»则据«李卜克内西纪念»的分类推定.
张人亚还藏有«唯物史观解说»与«京汉工人流血记»２种,据现有史料,暂不列入人民出版社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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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但原稿被遗失了”[１],这２种书暂未知

分类.
这样,人民出版社书目的总数便达到６２种,分

别是“马克思全书”１５种,“列宁全书”１４种,“康民尼

斯特丛书”１３种,“其他”１８种,未知２种.
根据以上信息,以１９２２年２月初版«劳农政府

之成功与困难»和１９２２年４月初版«第三国际议案

及宣言»２种书后所附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为基础,
再结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

馆[１３]、中国国家博物馆[８]等保存的实物情况,可以

推测上述书目中已出版的共有２６种,分别为:
“马克思全书”４种,即«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全书第一种”[１４],已出版),«工钱劳动与资本»(“马
克思全书第二种”,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初版),«马格斯资

本论入门①»(“马克思全书第三种”[１４],已出版),«哥
达纲领批评»(印刷中②);

“列宁全书”７种,即«劳农会之建设»(“列宁全

书第一种”,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初版),«讨论进行计画书»
(“列宁全书第二种”,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初版),«共产党

礼拜六③»(“列宁全书第三种”,１９２２年１月初版),
«列宁传»(“列宁全书第四种”,１９２２年１月初版),
«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④»(“列宁全书第五种”,

１９２２年２月初版),«国家与革命»(印刷中),«现在

的重要工作»(印刷中);
“康民尼斯特丛书”４种,即«共产党底计画⑤»

(“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一种”,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初版),
«俄国共产党党纲»(“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１９２２
年１月初版),«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三种”,１９２２年１月初版),«第
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康民尼斯特丛书第四种”,

１９２２年４月初版);
“其他”９种,即«李卜克内西纪念»(１９２２年１月

１５日出版),«俄国革命记实⑥»(１９２２年１月初版),
«劳动运动史»(１９２２年４月１０日初版),«五一特

刊»(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出版),«马克思纪念册»(１９２２
年５月５日出版),«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已
出版),«两个工人谈话»«阶级争斗»«共产党»月刊;

“未知”２种,即«苏维埃论»和«震撼世界的十

日».

２．１．２　人民出版社书目分析

对于上述２６种书目的有关情况,还需进一步

说明:
其一,«广东群报»不仅登载了人民出版社的“新

书出版”,还在１９２２年３月２日第四页上登载的«人
民出版社通告»上发布了«共产党底计画»«俄国共产

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３种书

的章节目录,又在１９２２年２至３月间连载了«共产

党底计画»译文,并在同年４至５月连载了«列宁传»
的译文.

其二,«苏维埃论»和«震撼世界的十日»２种书,
都只见回忆,缺乏其他佐证,亦未见实物.

其三,«现在的重要工作»在«劳农政府之成功与

困难»和«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书后所附的«人民出

版社通告»中都标明“印刷中”,«太平洋会议与吾人

之态度»标为“已出版,非卖品”,目前也都未见实物.
«哥达纲领批评»也标注为“印刷中”,但未见人民出

版社出版实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马克思主义研

究会１９２３年５月５日出版的单行本[８].«两个工人

谈话»亦未发现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实物,中国国家博

物馆藏有该书的其他版本[８].
其四,前文罗章龙的回忆曾提及人民出版社的

书目中包含“重版书籍”,但人民出版社或许受当时

出版条件等因素制约,并未新出版或重印过«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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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此书为«资本论»,各书目多称为«资本论入门»(如«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新书出版”、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５日出版的

«新江西»第一卷第三期“本刊介绍重要的书报”),也有称«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如１９２２年４月２日出版的«青年周刊»第六号中缝“介绍新书”及

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出版的«向导»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新青年社举行大廉价”)和«马克斯资本论入门»(如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出版的«北京大学

日刊»第９５０号第四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的.现据北京大学所藏实物(缺出版信息)及“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２种,确定书名为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以便下文论述.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５日出版的«新江西»第一卷第三期“本刊介绍重要的书报”,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归入

“其他”分类.
印刷、出版的情况与«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人民出版社通告»所载不同之处,皆据１９２２年２月初版«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和１９２２

年４月初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２种书后所附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及实物信息而定,下同.
«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此书为«共产党星期六»,现据实物而定.
«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此书为«劳农政府之效果与困难»,现据实物而定.
«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此书为«共产党计画»,现据实物而定.
陈独秀的报告把«俄国革命记实»放在了“康民尼斯特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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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这３种书籍,
而是考虑到原出版这３种书籍的机构也都与党组织

关系密切,所以直接将这些出版物也列为人民出版

社的书目.以下几个现象能从侧面帮助理解相关

情况:
(１)«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的“新书出版”,虽然

把«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分别标为

“马克思全书第一种”和“马克思全书第三种”,但在

实际排序上,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全书第某种”
的顺序排列,而是将两本书都排在标为“马克思全书

第二种”的«工钱劳动与资本»之前.«新青年»第九

卷第六号的“出版新书”,未标“马克思全书第某种”,
而三种书的排序与第九卷第五号相同.因此可以推

测其顺序是按三种书实际出版时间的先后,也就是

说,«共产党宣言»和«(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可能没

有再重新出版,而只是被列入人民出版社的书目中

重新加以揭示.
(２)«劳动运动史»既收录在人民出版社书目中,

又是“劳动学校教科用书”的一种,而«共产党宣言»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则原属于“社会主义研究小丛

书”,«阶级争斗»则是“新青年丛书”.
(３)«共产党»月刊和刊载在其上的«国家与革

命»这 ２ 种 文 献,也 都 被 收 录 在 人 民 出 版 社 书

目中[８].
而当人民出版社并入新青年社后,新青年社在

继续发售存余的人民出版社书籍时,依然有沿用人

民出版社原分类的情况,但“其他”分类中的书目时

有变化.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５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

一期上的“新青年社举行大廉价”并未再分类,其中

列有«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记实»«两个工人谈话»
«京汉工人流血记»«共产党»月刊５种书目.１９２３
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二期“新青年

社出版书报目录”中,包含“其他”分类,所列书目也

是５种,但把«共产党»月刊这一书目换成了«精神讲

话一班».１９２４年８月１日出版的第三期与同年１２
月１５日出版的第四期«新青年»季刊上,则都在第二

期的基础上增加了«向导»汇刊(第一期到第五十

期).而到１９２５年４月２２日再次复刊的«新青年»
第一期(列宁号),又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的书目

基础上,把«新青年»季刊(四册),«新青年»(八、九卷

全,共十二册),«前锋»(一、二、三)放在了里面.
在另外几种刊物上,也发现了新青年社的书目,

如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５日出版的«新江西»第一卷第三期

“本刊介绍重要的书报”上,“其他”分类中列了«劳动

运动史»«俄国革命记实»«(马格斯)资本论入门»３
种.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出版的«向导»第三十一、三
十二期合刊中的“新青年社举行大廉价”,则和１９２３
年６月１５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的相同.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出版的«前锋»第２期“新青年社出

版书报目录”下的“其他”分类,所列的书目是«京汉

工人流血记»«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记实»«两个工

人谈话»４种.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人民出版社的

书目,还是后来的新青年社书目,“其他”分类中所属

的书目具有一定的重合.这个情况也许能够说明,
各出版机构的不同书目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情形,
或者说,正因为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所以各书目

间的界限才并不那么分明.
其五,北大图书馆为人民出版社书目提供翻译

底本的可能性.在近年来新发现的李大钊主持北大

图书馆期间所形成的«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文图书登录

簿»上,记载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德文版、«共产党宣

言»英文版、«国家与革命»英文版以及«劳农会之建

设»英文版等图书.而关于当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

宣言»的情形,又一直有着其参考北京大学所藏«共
产党宣言»英文版的说法,因此北大图书馆“极有可

能为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提

供了一部分原始文献底本”[１５].

２．１．３　“亢慕义斋”的参与情形

通过上述分析,人民出版社的书目总体情况基

本明晰,以下将进一步考察“亢慕义斋”参与人民出

版社书籍翻译的具体情形.
人民出版社拟定的书目较多,实际出版的书籍

也有十数种,目前可以完全确认的“亢慕义斋”翻译

作品有李梅羹(墨羹、梅羹)的«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

难»和«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２种.而

从北大图书馆为人民出版社书目提供翻译底本的可

能性与北大人张西曼(张西望)也参与翻译出版了人

民出版社书目中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一书等史实来

看,包括“亢慕义斋”在内的北大人,在中国早期马克

思主义传播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亢慕义斋”不仅参与翻译人民出版社的这些书

目,也集中收藏过«共产党底计画»«劳农会之建设»
«讨论进行计画书»等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实物(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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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这也可以说明,在早

期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亢慕义斋”切
实达成了集收藏、研究、传播于一身的目标.而这种

集多项功能于一身的难得条件,又大大促进了马克

思主义在北大乃至在全国的传播.

２．２　“亢慕义斋”参与其他著作编译

除参加人民出版社的编译书目外,“亢慕义斋”
还参与编译了其他一些著作:

(１)«京汉工人流血记»,罗章龙、高君宇等编写,
北京工人周刊社１９２３年出版,京汉铁路驻沪办事处

１９２３年５月曾翻印.此书是记录二七大罢工情形

的重要史料,也是见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与工人

运动的宝贵资料.
(２)«非宗教论»,萧子升、罗章龙编写,北京新知

书社１９２２年版,该书是“亢慕义斋”同人探讨科学与

宗教关系的成果.
(３)«康德传»,商章孙、罗章龙合译,中华书局

１９２２年版,该书是罗章龙现存较早的翻译成果.
(４)«哲学概论»,此书由杨东莼和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成员一起翻译[１６],目前尚未发现出版实物.

３　“亢慕义斋”翻译«共产党宣言»察考

３．１　«京汉工人流血记»中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亢慕义斋”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有关史实,长期

以来因文献资料的阙失而无法进一步阐明.所幸

«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中留存了一段摘录的«共产

党宣言»译文,通过与其他史料的相互印证,可以大

大加深对此翻译工作的认识,也有助于切实了解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当年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艰辛.
关于“亢慕义斋”翻译«共产党宣言»所形成的译

文有关情况,罗章龙最先明确提到:“«共产党宣言»
这本书的部份译文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引用

过”[１],郑天喆主编的«‹共产党宣言›研究»一书也

提到:
据罗章龙回忆,１９２０年３月北京大学“马

克斯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研究会还成立了翻

译室,他们几个学德文的同学曾译出过不太全

的«共产党宣言»并有油印本,此译本的部分译

文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引用过.现已查

明«京汉工人流血记»(１９２３年)确曾引用过«共

产党宣言»的文字,例如其序文前页的花框内录

有“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下行是“共产党宣言”.遗憾的是此油印本

至今未曾查到[１７].
核对１９２３年版«京汉工人流血记»目录后的花

框内,确有“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

历史”这句话①.更为重要的是,第六章前的花框内

还有另一段摘录的«共产党宣言»译文:
自从有产阶级得势,那封建的,宗法的种种

关系便到处被他们消灭了,结合人和他的家长

的封建的纲常被他们尽情剪断了,人和人间除

了明目张胆的自利,和刻薄寡情的现金主义,再

也没有别的关系[１８].
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李泽彰译作:

有产者只要占了上风,那封建的,家长的,山
村的种种关系,都被他割断了.就是那最不易脱

离的“天生的超人”的封建关系,也被他一刀两

段,打破得干干净净,弄成人与人的中间,不过是

自私自利的关系,不过是金钱的关系[１９].
陈望道则译作:

有产阶级得了权势,那封建的,家长的,山

林的种种关系,便到处被他们销灭了.结合人

和他的“生来的长上”(NaturalSuperiors)的封

建的线索,被他们尽情剪断了.人和人中间,除

了明目张胆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现金主义,再也

找不出甚么别的联结关系[２０].
«京汉工人流血记»摘录的这段译文,尚未引起

学界特别的注意.查考用词和语句的顺序,这段文

字明显与李泽彰的译本相去较远,而与陈望道译本

则较近,那么其与陈望道译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３．２　«共产党宣言»翻译史实考辨

以现有史料推测,«京汉工人流血记»摘录的这段

译文很有可能是“亢慕义斋”成员们在学习英文版«共产

党宣言»时参考了陈望道译本后的成果,理由如下:
第一,译书地点的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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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大学收藏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略有缺页,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京汉铁路驻沪办事处１９２３年５月翻印版则保存完整,此处据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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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是秘密活动的,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艰苦可

以想见.当具备公开的条件时,研究会就在１９２１年

１１月１７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８９４号第四版

上刊登了«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其中提到

“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
会、讨论的用”,这一份公开启事,不仅仅解决的是

“名分”问题,同时还解决藏书和活动空间的问题.
一个较为合理的历史情形或许是这样: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正式公开并得到蔡元培特拨的房子后,也就

是“亢慕义斋”的实体建立后,研究学习及翻译工作

才有了较好的工作条件.研究会的成员们或许萌生

翻译的念头很早,也可以在宿舍等地点进行一些相

关工作,但多人的集中学习和翻译,仍当在备有丰富

藏书的“亢慕义斋”进行,否则就不必要建立专门的

藏书室且广搜书籍了.
第二,研究计划的开展.根据１９２２年２月２日

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９４７(原误作９４６)号第四

版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设有研究«共产党宣言»的计划:“由几个感觉

英文程度不佳的会员组成的,采此书为教本,每星期

一、四、五晚请会员一人教授之”[２１].而四天之后,
即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９５０
号第四 版 上 又 刊 登 了 «马 克 思 学 说 研 究 会 通 告

(四)»,其中所列的藏书,既有英文版的«共产党宣

言»,也有陈望道的中译本.从研究计划和藏书等角

度推测,“亢慕义斋”成员们在学习英文版«共产党宣

言»时,同时参考陈译本是较为合理的.
第三,翻译时间线的考察.目前关于“亢慕义

斋”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说法,最早来源是罗章

龙,他最开始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一文中说:

我们德文组曾译过«共产党宣言»,是从德

文本翻译的,有油印本.我想,１９２０年毛主席

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

本了,也可能不是全译本[１].
而在«椿园载记»中,他提到了更多细节:

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震撼世

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

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

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

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

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

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
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以后又

试译«资本论»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

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

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以后,我们译

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

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

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
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２](８９－９０).
在上述两次回忆中,罗章龙一会说“开始,我们

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一会又说“我们最先翻译的

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共
产党宣言»”,一会还说“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
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因罗章龙的说法是远在几

十年后的追忆,其中难免有矛盾之处,但这也揭示出

厘清翻译时间线的重要性.从“这些书当时可以印

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

文基础和翻译技术”透露出的历史情形,以及商章

孙、罗章龙合译的«康德传»在１９２２年既已出版的事

实来看,似乎可以这样推测:罗章龙等人是先开展

«康德传»«马克思传»«震撼世界十日记»等文献的相

关工作,而后再渐次深入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

论»等著作的学习与翻译.
第四,翻译者的学养情况.提到翻译锻炼,就不

得不考察当时研究会成员们的学养情况.尽管北大

当时的师资力量、学生素养和研究条件较优越,但会

员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仍不甚深刻,«发起马克

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开宗明义就说,“但是我们愿意研

究他底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

这类的著作博大渊(按原误作满)深,便是他们德意志

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

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

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

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

底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

济底制限也是一样的贫乏”[４].当时被公认理论水平

较高的刘仁静,也在«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的情况»中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毕竟是一个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组织,总的水平是不高的”[２２].因

此对于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即使会员们很早就有

学习的想法或零星的实践,真正开展起来,也极需借

助相关资料并循序渐进,有一定锻炼之后才能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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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党组织的领导.在前文考察人民出版社

书目时,就已发现«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现在１９２３年

的新青年社书目中.而前文也已讨论过各出版机构

的不同书目之间存在关联的情形,实际上,在党组织

的统一领导下,各机构、团体间的联系是较为紧密

的.包惠僧回忆说:“‘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
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２３],邓中夏、高君

宇、罗章龙等人的实际活动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而当时党组织的领导者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

主义有着精深化研究的倾向[２４],各地对翻译工作都

较为重视,陈望道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前后,也
大致是上海的早期党组织酝酿并成立的时间.北京

的早期党组织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对原有

的松散、非正式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２４].
综上所述,可以进行如下推测:目 前 留 存 在

１９２３年版«京汉工人流血记»中这段尚未引人注意

的«共产党宣言»译文,很可能是“亢慕义斋”成员们

在学习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时借鉴陈望道译本而后

形成的成果.由于罗章龙、高君宇负责编写«京汉工

人流血记»,这段极有可能出自“亢慕义斋”成员们之

手的翻译语句就这样被编辑到书中去了.
这一段保存至今的«共产党宣言»译文,为理解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

努力提供了更多的史料支撑.从这段即便可能是带

着“学习”痕迹的译文,依然可以展现出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不断进取、刻苦钻研的精神,这不仅是当时浓

厚学习风气的直观体现,也大大培养和锻炼了会员

们的理论水平.而经过进一步理论锻炼的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成员们,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认识,也推动

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好地传播.

４　结语

根据现存史料,对“亢慕义斋”藏书及编译情况

的详细考察如上所述,其中呈现出的中国早期马克

思主义传播的诸多特点是颇有启发性的.“亢慕义

斋”收藏的文献既有来自北大图书馆的代购与转赠,
也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其藏书不仅包括外文原典,也
包括了其参与编译的人民出版社书目.«京汉工人

流血记»中新发现的«共产党宣言»译文,更为全面认

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关活动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观

察角度.而有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更多史实,仍
有待将来继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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